
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 年第 1 期

老舍在齐鲁大学新考
张桂兴

　　30 年代, 老舍曾经先后两次应聘在济南齐鲁

大学任教。第一次, 是在 1930 年 7 月至 1934 年 6

月, 整整四年的时间; 第二次, 是在 1937 年 8 月 13

日至 11 月 15 日, 仅三个多月。也许是由于历史久

远和济南沦陷的原因吧, 老舍在齐鲁大学这个时

期的有关资料过去发现的很少。尽管近几年来有

不少新的发现, 但仍然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

题。20 多年来, 笔者一直致力于老舍资料的收集

和整理工作。在编撰《老舍年谱》① 的过程中, 曾

经大量翻阅报纸杂志, 并作过长时间的调查访问,

先后陆续发现了一大批鲜为人知的资料。下面就

老舍在齐鲁大学期间的若干新材料作一评介。

一、主持和编辑《齐大月刊》

1930 年 7 月, 老舍应聘来到齐鲁大学之后,

除担任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文学院教授, 负责

讲授《文学概论》、《文学批评》、《文艺思潮》、《小说

及作法》、《世界文艺名著》等课程外, 另一项重要

工作便是主持和编辑《齐大月刊》。

当时, 齐鲁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和医学院决定

合办一个综合性刊物, 除刊登学术论文外, 也刊登

一些文艺创作、校内动态、校际往来等内容——这

就是后来所出版的《齐大月刊》。

暑假开学之后, 出版《齐大月刊》的筹备工作

正式开始。首先成立了由文、理、医三学院组成的

编辑部。每院派两名教师和两名学生参加, 共计

12 位编辑委员, 他们是: 周干庭、尤家骏、张惠泉、

陈文彬、谢疑远、舒舍予、郭传经、许世钜、王墨园、

王介忱、陈兰芳、李克斌。②老舍被选派为编辑部

主任, 具体主持该刊的编辑和出版工作。《齐大月

刊》创刊号在当年 10 月 10 日正式出版。该刊大 32

开本, 90 余页。封面上“齐大月刊”四个字, 是由齐

鲁大学的许炳离老师邀请当时担任山东省教育厅

厅长的何思源先生题写的。④老舍为创刊号撰写

了《编辑部的一两句》和《发刊词》, 阐明了该刊的

创办背景和内容及办刊宗旨。

在实际编辑中,《齐大月刊》始终遵循着有关

的办刊原则。它从 1930 年 10 月 10 日创刊, 至

1932 年 6 月休刊, 共出版两卷, 每卷 8 期。假如将

老舍所主持和编辑的《齐大月刊》与齐鲁大学过去

所出版的《齐大半月刊》⑤以及后来所出版的《齐

大季刊》⑥等刊物相比较, 可以明显地看出它的突

出特点是增加了外国文艺理论与文艺作品的翻译

和介绍, 也大大增加了新文艺作品所占的份量。尽

管《私立齐鲁大学印行月刊简章》中明确规定“文

艺作品不得过月刊页数四分之一”⑦, 但老舍在不

违背简章原则的前提下, 尽量扩大新文艺作品所

占的比重, 这无疑是给当时死气沉沉的齐鲁大学

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老舍在主持和编辑《齐大月刊》期间, 除刊登

本校教学和科研的一些学术成果外, 他本人也在

该刊上登载过一系列作品。据当时参加过《齐大月

刊》编辑部工作的张惠泉先生回忆, 那时刊物一出

版, 许多人都争着翻一翻, 看看老舍又在上面发表

作品了没有? ⑧

据查,《齐大月刊》是老舍 1930 年 10 月至

1932 年 4 月间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在此期间,

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发表在《齐大月刊》上。老舍

在《齐大月刊》上发表的作品, 主要是小说、诗歌、

散文、论文以及译文等。其中, 短篇小说两篇。一篇

是《五九》⑨ (署笔名洪来)。据作者自述:“《五九》

最早, 是为给《齐大月刊》凑字数的。”βκ它通过讲

述一个给外国人作仆人的中国男子, 狗仗人势欺

负中国人而谄媚洋人的举动, 反映出作家对中国

国民性的批判, 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关心。另一篇

《讨论》βλ, 则进一步勾画出国民党官僚那种表面

上道貌岸然、侈谈爱国, 但骨子里却时刻准备卖国

投降的本质。

老舍在《齐大月刊》上发表的诗歌共四首。其

中, 新诗《日本兵撤了》βµ, 描写了日本军队仅仅撤

退了几里地, 竟然使某些中国人欢喜若狂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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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换上了新裤新袄, 男的脱了蹩脚的军装”; 墙

上抹去了抗日的标语, 操场上停止了习练刀枪; 甚

至连日本货物也全摆上了市场——把一切和平幻

想寄托在“国联”和美国身上。这对当时某些中国

人所抱有的和平幻想是多么绝妙的讽刺! 在新诗

《国葬》中βν , 老舍歌颂了一个无名百姓,“生在中

华, 为中华而亡”的中国“爱国的男儿”的形象, 并

要为他举行“国葬”。此外, 还有《音乐的生活》βο、

《微笑》βπ。这些作品, 反映了老舍当时强烈的爱国

主义思想, 对研究老舍的思想发展有着重要的意

义。

老舍在《齐大月刊》上所发表的长篇散文是

《一些印象》, 分七次在该刊连载。βθ作者以清新活

泼的文笔, 漫谈随笔的形式, 幽默而细腻地描写了

来到济南后所获得的一系列印象。马车的破旧, 道

路的难行, 大葱的喜人, 秋天和冬天的可爱, 以及

齐鲁大学校园的美丽等等, 在老舍的笔下都一一

作了形象的描绘。其中《济南的冬天》的某些章节

完全可以和中国现代散文名篇相媲美。正因为如

此, 该章节才被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 并在广大读

者中广为传诵。

老舍在《齐大月刊》上发表的论文有三篇。在

《论创作》中βρ , 老舍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好思想

和艺术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中说:“假如我们只有

好思想, 而不千锤百炼的写出来, 那便是报告, 而

不是文艺。”“伟大的创作, 由感动渐次的宣传了主

义。粗劣的宣传, 由标语而毁坏了主义。”“创作, 不

要浮浅, 不要投机, 不计利害。活的文学, 以生命为

根, 真实作干, 开着爱美之花”。在《论文学的形式》

中βσ, 老舍对文学内容与形式诸因素的论述, 即使

在几十年后的今天, 也无法抹煞它的参考价值。他

说:“我们到底怎样看文学的形式呢? 我们顶好这

样办: 把个人所具有的那点风格, 和普遍的形式,

分开来说。前者可以叫作文调, 后者可以叫作形

式。”“文调是人格的表现, 无论在什么文形之下,

这点人格是与文章分不开的。所以简单的答复什

么是文调, 也可以应用一句成语:‘人是文调’。”老

舍在这里所说的“文调”, 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

说的“风格”, 这说明老舍早在 30 年代初期就已经

开始阐述“风格即人”的文艺观点了。在《小说里的

景物》中βτ , 老舍特别重视背景在小说中所占的极

其重要的地位。他说:“背景的范围也很广: 社会、

家庭、村市、时间⋯⋯都可以算在里边。社会、家庭

等等都可放在一个题目之下, 形成个地方的色彩。

有这个色彩才足以使故事有血有肉, 才足以使时

代与社会有显明的表现, 才足以使故事成为写实

的。”这些论文, 集中地体现了老舍在 30 年代初期

的文艺观, 对于研究老舍当时的思想状况和创作

倾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本时期也是老舍译作的

爆发期。老舍一生总共有 16 篇 (部) 译作, 其中有

12 篇 (部)发表在《齐大月刊》及《齐大季刊》上。在

这些译作中, 有两部首先应值得我们重视。一部是

长篇译作《但丁》。χκ因为老舍特别喜欢但丁, 他在

齐鲁大学开设《世界文艺名著》课时曾经详细地选

讲过但丁的作品。后来, 他曾经这样回忆说:“使我

受益最大的是但丁的《神曲》。我把我所能找到的

几种英译本, 韵文的与散文的, 都读了一过儿, 并

且搜集了许多但丁的论著。有一个不短的时期, 我

成了但丁迷, 读了《神曲》我明白了何谓伟大的文

艺。”χλ另一部是连载了前四章的长篇译作《文艺

批评》。χµ作者在发表第一章时, 曾在《译者附记》

中说:“上文系译自 E lizabeth N itch ie (译为伊丽莎

白·尼奇)的《文学批评》。这是第一章, 希望全书

继续译出。此书没有别的好处, 只是清楚浅近, 适

用作教本。”

当然, 老舍在主持和编辑《齐大月刊》期间的

所作所为, 也遭到了所谓“国学派”的强烈反对, 老

舍本人也因此而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排挤和打击。

χν在《齐大月刊》出满两卷 (每卷 8 期) 之后, 新成

立的《齐大季刊)编辑委员会代替了原来由老舍主

持的《齐大月刊》编辑部。新编委员会由下列人员

组成: 谢疑远博士、陈文彬主任、栾调甫先生、侯宝

璋大夫、郝日丙衡主任、舒舍予先生。 χο当初参加

《齐大月刊》编辑部的文、理、医三院教师和学生,

统统被清除了出去, 老舍的编辑部主任也被剥夺

了。自从《齐大月刊》改为《齐大季刊》之后, 老舍除

了续载译作《文艺批评》的三章外, 其他连一篇文

章也没有在该刊发表, 这就足以看出老舍对《齐大

季刊》的态度来。《齐大月刊》在改版为《齐大季刊》

之后, 终于从一个综合性的学术刊物变为纯学术

刊物, 刊物的内容也由国学、外国文学和新文学并

存, 变成几乎是纯国学了; 刊物的形式也由原来的

新颖活泼变为死气沉沉。这正是国学与新文学在

齐鲁大学激烈斗争的结果。

总起来看, 老舍在主持和编辑《齐大月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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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在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方面,

在宣传新文学方面, 都作出过一定的贡献。这在当

时国民党新军阀韩复榘统治下的济南和外国教会

把持下的齐鲁大学, 显得尤为可贵。

二、老舍在齐鲁大学的作品

老舍首次在齐鲁大学任教的四年期间, 除授

课和编辑《齐大月刊》外, 还写下了一系列的作品。

据笔者在编撰《老舍年谱》中所作的初步统计, 老

舍在这段时间里总共写过 150 多篇 (部) 著译作

品。这些作品分别发表在当时国内有较大影响的

《齐大月刊》、《华年》、《现代》、《论语》、《宇宙风》、

《文艺月刊》、《东方杂志》、《文学》、《益世报》(天

津)、《申报》(上海) 等报纸杂志上, 其中有一部分

后来结集出版。

老舍来到齐鲁大学所创作的第一部作品, 是

长篇小说《大明湖》。1930 年 7 月, 老舍来到齐鲁

大学后, 正值济南“五三”惨案发生不久。他每次走

到大街上, 看见南门与西门上的炮眼, 便自然而然

地想起“五三”惨案来, 于是开始调查这次惨案中

所发生的“屠杀与恐怖的情形”。半年之后, 老舍熟

悉了济南的情况, 也了解了“五三”惨案的大概, 就

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大明湖》了。

《大明湖》以“五三”惨案为背景, 写的是发生

在两家人之间的爱情故事: 一家是男方。弟兄三

个, 老大和老二是双胞胎, 长得很相似, 而且极相

爱; 但性格上却迥然不同, 观点上更是背道而驰。

另一家是女方。母女两个, 母亲由于生活所迫, 跳

了大明湖; 女儿走投无路, 也想跳湖自杀, 结果被

男方一家所搭救。后来, 男方一家中的老大和老二

同时爱上了这个姑娘, 于是发生了一场爱情纠葛。

最后, 老大娶了她⋯⋯不久,“五三”惨案发生了,

老三被杀, 剩下老大和老二, 一个用脑, 一个用心,

领略着国破家亡的滋味。据老舍自述:“《大明湖》

里实在包含着许多问题, 在思想上似乎是有些进

步。可是我并不满意这本作品, 因为文字太老实。”

又说:“在形式上, 这本书有可取的地方。”χπ

1931 年暑假过后,《大明湖》完稿, 老舍将此

稿交给同住在齐鲁大学办公楼上的好友张维华先

生看了一遍, 便寄给了上海《小说月报》。《小说月

报》已于第 22 卷刊出要目预告, 拟从第 23 卷新年

特大号开始连载, 可惜底稿、纸型均被上海“一二

八”战火所烧毁, 结果永远也无法与读者见面了。

1932 年暑假, 老舍应上海《现代》杂志之约创

作长篇小说《猫城记》。χθ这是一部寓言体的讽刺

小说, 写地球上的两个中国人到火山上去探险, 不

幸飞机坠毁, 死去一个。剩下的一个得到了猫国人

的信任, 遍览了猫国各地, 了解了猫国的政治、军

事、外交、文化和教育诸方面, 目睹了猫人的愚昧、

落后、麻木、苟且偷安、互相残杀以及最后被“倭

人”灭绝的情形。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 老舍对国民党当

局在军事与外交上的失败“愤恨而失望”χρ , 于是

借猫城来影射古老而又落后的中国。但也有人批

评老舍在讽刺时有些地方未能掌握好分寸, 所以

自出版以来一直存有争议。

1933 年暑假, 老舍在齐鲁大学开始创作另一

部长篇小说《离婚》。χσ小说通过一群在政府机关

任职的小职员们悲欢离合的婚姻生活, 批判了统

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 指出了打碎这种

文化枷锁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离婚》出版后, 赢得了读者的同声赞扬和评

论界的一致好评。老舍本人也不止一次地表示, 说

这是他最满意的作品之一。1946 年老舍到美国讲

学时, 曾经亲自协助美籍华人郭镜秋女士将它翻

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χτ , 以此来与伊文·金所翻

译的篡改本相抗衡。δκ

1934 年 3 月 23 日, 老舍应上海《论语》杂志之

约开始写又一部长篇小说《牛天赐传》。δλ可是, 一

直到 7 月 4 日才完成了两万多字。原因是由于老

舍在齐鲁大学任课太多, 以至于“没有充足的工夫

天天接着写”。结果, 还是等学校 6 月底放了暑假

之后才得以完成这部小说。δµ小说的主人公原为

弃婴, 被老绝户牛老夫妇所收养, 取“天官赐福之

意”, 故起名为牛天赐。开始, 牛天赐过着阔少爷的

生活; 后来, 却沦为一个卖水果的小贩。老舍所塑

造的这个悲剧人物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的, 他

既是旧社会的产儿, 也是旧社会的牺牲品。

老舍在齐鲁大学期间所创作的短篇小说, 共

计 20 多篇, 其中部分小说收入短篇小说集《赶集》

中。老舍在《序》中特别解释说:“这里的‘赶集’不

是一四七或二五六到集上去卖两只鸡或买二斗米

的意思, 不是; 这是说这本集子里的十几篇东西都

是赶出来的。”δν

老舍在齐鲁大学期间所写的幽默诗文, 共计

40 多篇, 其中部分诗文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

中。δο像《新年醉话》、《自传难写》、《大发议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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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

老舍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 还编写过一本《文

学概论讲义》δπ , 作为讲授《文学概论》课的通用教

材。可是, 长期以来人们对这本教材始终一无所

知, 直到 1982 年 9 月才被发现。这对我们研究老

舍 30 年代的文艺思想来说, 无疑是提供了最翔实

的资料。

此外, 老舍在齐鲁大学期间所写下的大量新

诗、旧体诗、散文、论文以及译文等, 过去从未结

集, 有些篇章直到近几年才被分别收入到各种集

子中去。现在, 我们可以在《老舍文集》(第 1～ 16

卷) δθ、《老舍散文集》δρ、《老舍新诗选》δσ、《老舍

旧体诗辑注》δτ等集子中, 找到老舍当年在齐鲁大

学期间所创作的部分作品。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 老舍在齐鲁大学期间所

创作的大量作品中, 有一部分是以济南为背景的。

一提到老舍以济南为背景的作品, 首先使我们想

到的便是长篇小说《大明湖》, 可惜这部作品永远

也无法看到了。但庆幸的是, 老舍将其中最重要的

情节, 改写成了中篇小说《月牙儿》。εκ我们可以通

过欣赏《月牙儿》来弥补无法阅读《大明湖》的遗

憾。

在老舍所创作的短篇小说中, 有几篇是明显

地反映济南生活的。《爱的小鬼》ελ, 故事发生在济

南万紫巷附近。小说通过丈夫怀疑自己的妻子有

外遇, 结果闹出了一场小误会的描写, 表达了如下

题旨:“爱的笑语里时常有个小鬼, 名字叫‘疑’”。

《歪毛儿》εµ, 以济南山水沟为背景。小说展示了一

出人生的悲剧: 主人公“歪毛儿”本来是一个天真

活泼、耿直倔强的好孩子, 在“可恶”、“虚伪”的世

人面前, 他不肯“敷衍”度日, 终于变成一个“瞎走

乱撞”的怪人。小说通过“歪毛儿”的变化, 揭示了

旧社会的黑暗腐朽, 指出在这个“阴惨的世界”里,

“越是上等人越可恶”,“都是些虚伪的软蛋”。《上

任》εν , 写千佛山的土匪。小说写李司令采取“用黑

面上的人拿黑面上的人”的办法, 任用“当过排长,

作过税卡委员”, 与土匪“不断的打联络”、只是“没

正式上过山”的尤老二做稽察长, 来捉拿“反动分

子”。由于反动分子都是尤老二的“朋友”, 尤老二

只好拿办公费给他们作路费逃走, 甚至还帮助他

们窝藏武器, 其结果是不仅“拿不了匪, 倒叫匪给

拿了”⋯⋯

老舍还写过一系列描写济南的散文, 尤以两

组散文最为集中和突出: 一组是前面所介绍的长

篇散文《一些印象》; 另一组散文是《济南通信》, 分

别独立成篇, 一共九篇, 连载于《华年》杂志。 εο在

这些散文中, 老舍纵情讴歌了济南的三大名胜

——千佛山、大明湖和趵突泉, 以及齐鲁大学校园

的绮丽美景, 表达了对祖国山河诚挚而炽烈的爱

国主义思想感情。在《趵突泉的欣赏》一文中, 老舍

写道:“在西门外的桥上, 便看见一溪活水, 清浅、

鲜洁, 由南向北的流着。这就是由趵突泉流出来

的。设若没有这泉, 济南定会丢失了一半的美。”在

《非正式的公园》一文中, 老舍说:“齐鲁大学在济

南的南关外, 空气自然比城里的新鲜, 这已得到成

个公园的最要条件。花木多, 又有了成个公园的资

格。确是有许多人到那里玩, 意思是拿它当作——

非正式的公园。”

更为可贵的是, 老舍对济南的描写, 并没有单

纯地停留在对自然风光的一味歌颂上, 而是以严

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 毫不隐晦地在大量篇章

中暴露出济南这个美丽的省城越来越衰败的现

象, 启示人们反思、觉醒, 这是十分难得可贵的。

三、老舍在齐鲁大学的社会活动

老舍首次在齐鲁大学执教的四年中, 除去任

教、编辑《齐大月刊》和坚持业余写作之外, 还参加

了一系列的社会活动。这些社会活动, 有的是在校

内, 也有的是在校外。大到去外地讲演, 小到为社

会经济系服务部捐款 2 元επ , 无所不有。

老舍在刚刚到达齐鲁大学任教不久, 即兼任

文学院 1934 级顾问。据《文学院 1934 级级史》云:

“1930 年 9 月 1 日, 即本级成立之元日也。开班伊

始, 即聘舒舍予先生为顾问; 舒君毕业师大 (应为

师范) , 游学欧美, 才识宏远, 品学清高, 谠言名论,

在在启人心智, 任职一年, 嘉惠良多, 同学少年, 莫

不感之敬之。”εθ

有时候, 文理学院院长林济青有事外出, 老舍

也曾暂代理过院务。据《林院长因公赴平事毕返

校》云:“本校文理学院院长林济青先生于本月 10

日因公赴平, 院务暂由舒舍予先生代理。至平数

日, 一切事务业已办理清楚, 于本月 15 日平安归

来云。”ερ怪不得 30 年代上海一家杂志在介绍老

舍在齐鲁大学所担任的职务时, 曾说老舍为齐鲁

大学文学院院长——虽然不太准确, 但事出有因。

老舍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 曾经在校内外进

行过多次讲演, 见之于报刊的主要有以下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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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30 年 10 月 24 日, 应邀在济南青年会讲

演, 题为《文学的创造》。据《余博士、舒先生讲演

忙》云:“本校社会学系主任余天庥博士, 暨国学研

究所文学系主任舒舍予先生, 于近中连应各方面

之约请, 担任演讲, 甚形忙碌。计余博士于近 10 日

中在齐鲁大学国际友谊会暨医学院各演讲一次。

舒先生于 24 日在青年会演讲一次, 题为《文学的

创造》; 28 日在第一中学讲演一次, 题为《幽默》。

闻二君之演讲, 俱受听众欢迎云。”εσ

211930 年 10 月 28 日, 应邀在第一中学讲演,

题为《幽默》。ετ

311930 年 11 月 4 日, 应邀在齐鲁大学医学院

讲演, 题为《中国小说》。据《谢博士与舒先生在医

学院讲演》云:“本校理学院之谢疑远博士与文学

院舒舍予先生近应医学院之邀请, 先后在医学院

讲演。 10 月 30 日, 谢博士讲 O smo tic P ressure

A nd Co llo idal Chem istry; 本月 4 日, 舒先生讲《中

国小说》。两次讲演, 俱极动人云。”φκ

411930 年 12 月 12 日下午, 应邀在济南北园

乡村师范讲演, 题为《师范生与国民性之改造》。据

《舒先生与余博士先后去乡村师范讲演》云:“月之

12 日下午, 舒舍予先生应北园乡村师范学校之约

前去讲演《师范生与国民性之改造》; 次日, 余天庥

博士亦应约去讲《乡村教育》。二君对于各本题极

有研究, 故讲起来津津有味, 滔滔无穷, 极受听众

之欢迎云。”φλ

511932 年 3 月, 应邀赴山东省德县φµ博文中

学讲演三次。据《舒先生德县讲演》云:“月前, 本校

中国文学系教授舒舍予先生应德县博文中学之请

前去讲演, 二日之内讲演三次, 在舒先生可谓不胜

忙碌, 然而在一般听众犹以舒先生之不克多留数

日俾得常聆伟论引为憾事也。”φν

611932 年 5 月 23 日, 应邀在省立第一中学讲

演。据《舒舍予教授去第一中学讲演》云:“5 月 23

日本校中国文学系教授舒舍予先生应省立第一中

学之约前去讲演, 题为《中国国民性之几种缺点》,

历时 40 分钟, 洋洋数千言, 说理透辟, 引证确凿,

所举各种缺点极能发人猛醒, 故一般听讲者自始

至终均能全神贯注, 侧耳细听云。”φο

711934 年 2 月 24 日, 应齐鲁大学国文学会及

文艺社之邀, 在齐鲁大学化学楼 333 号讲演, 题为

《我的创作经验》。据《公开演讲》云:“本校国文学

会及文艺社, 于 2 月 24 日在化学楼 333 号, 敦请

本校国学系教授舒舍予先生演讲, 题目:《我的创

作经验》。舒先生自发表《老张的哲学》震动文坛以

后, 数年之努力, 至今已出版之著作七八种之多。

其幽默之笔致, 独创之风格, 尤为读者所欢迎。今

将其创作经验, 现身说法, 对听众演述, 并将其个

人著作, 作一严格的自我评判, 对于研究先生学问

文章者, 尤为获益不少云。”φπ

至于老舍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 在校内所参

加的一些集体活动, 也多次见之于报端。例如:

111933 年 9 月 15 日, 出席齐鲁大学文学院国

学系师生联欢会。据《国学系师生联欢》云:“国学

系于本月 15 日假物理楼 435 号开师生联欢会。

⋯⋯该系于开会之先特请同学中之善中国旧剧者

刁瑞义君, 及董云骥君, 及善玩胡琴者李瑞生君,

善弹三弦者朱宝琛君, 四人合唱《别窑》一出。刁君

瑞义临时因事他往, 不克如愿, 遂由董君一人独

唱。该系教授舒舍予先生素善清唱之名 , 临时被

同学推荐亦唱西皮两段, 丝竹之音, 与唱声相间,

抑扬合节, 清越悦耳, 在座者莫不拍手称赞。”φθ

211933 年 9 月 16 日, 出席齐鲁大学文理两学

院学生自治会所召开的欢迎新旧师生大会, 朗诵

自著作品《一天》, 并担任笑林。据《文理两学院欢

迎大会志盛》云:“本月 16 日, 文理两学院学生自

治会开欢迎新旧师生大会于校园之草地上。会场

用翠柏扎成, 大门一座上悬‘欢迎大会’四字; 主席

台用葵席彩绸搭成, 上悬‘同乐大会’四字, 盖示以

入门欢迎, 既入则彼此同乐之境焉。钟鸣七句, 场

周遍燃煤气灯, 光明不啻白昼。路人行人如织, 而

新旧男女同学及来宾齐集焉。首由司仪星君兆钧

报告鸣锣开会, 一时全场静寂无哗; 次末则游艺开

始, 由李瑞生君拉胡琴, 董云骥、刁瑞义二君各唱

拿手戏一二出以助兴; 次由老舍先生担任笑林, 并

读《论语》第 8 期自作《一天》一文。老舍先生乃当

代文坛滑稽之雄, 其笔致之幽默, 读者莫不交口称

赞。今于此盛会下得见其幽默之态度, 聆其幽默之

谈吐, 堪称双绝。”φρ

311930 年前后, 齐鲁大学文学研究会恢复活

动, 其成员多系文学院学生, 老舍应邀常去指导。

现存有老舍与文学研究会同人的合影。φσ

411930 年至 1932 年间, 老舍积极支持齐鲁

大学学生们编辑和出版《齐大年刊》的活动, 不仅

向他们提供了数张工作和生活相片在该刊发表,

而且还应约为《齐大年刊》撰写了《发刊词》。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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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值得纪念的是‘大学生活’那一段, 它是清

醒的, 意识的, 自动的, 努力向上的生活; 而且是后

半世生活的根基。这一段生活的回忆, 最足以令人

自尊自爱自励; 它的纯洁甜美可以说是生命之河

的出山泉水。在这里我们找到年刊的意义。”φτ

老舍在齐鲁大学期间, 还与宗教一直保持着

密切的联系。例如, 齐鲁大学神学院礼堂改建完毕

举行献堂典礼时, 老舍将该礼堂命名为“灵境”。据

《献堂典礼盛志》云:“本学院近两年来, 积极建设,

不遗余力, 上学期已修整学员寄宿舍。今更改建礼

堂, 以了数年来职教员之夙愿。⋯⋯即于 3 月 22

日晚 7 时半举行献堂典礼, 邀请济南各堂教牧, 齐

鲁大学行政巨公, 及宗教团体代表, 济济一堂, 大

有人满之患。而仪式隆重, 气象庄严, 咸具登临圣

地之感。本祈祷室在神学楼上层 711 号, 系公开性

质, 凡来参观及用以为个人之祈祷者, 无任欢迎。

舒舍予教授命名‘灵境’, 其意亦至深长也矣!”γκ

此外, 齐鲁大学神学院有一家《鲁铎》杂志, 老

舍一直与这家杂志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不仅为其

题写了刊名, 而且还在该刊上发表了译文《客》。γλ

当然, 老舍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所参加的社

会活动决不仅仅限于以上这些, 但是, 时至今日,

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社会活动恐怕就很难再去考

证了。

四、离开齐鲁大学和重返齐鲁大学

老舍首次在齐鲁大学执教整整四年之后, 于

1934 年 6 月 29 日毅然辞去了教职。据老舍自述:

“我在老早就想放弃教书匠的生活, 到这一年我得

到了辞职的机会。6 月 29 日我下了决心, 就不再

管学校里的事。”γµ又说:“在我从国外回到北平的

时候, 我已经有了去作职业写家的心意; 经好友们

的谆谆劝告, 我才就了齐鲁大学的教职。在齐大辞

职后, 我跑到上海去, 主要的目的是在看看有没有

作职业写家的可能。那时候, 正是‘一二八’以后,

书业不景气, 文艺刊物很少, 沪上的朋友告诉我不

要冒险。于是, 我就接了山东大学的聘书。”γν

老舍赴青岛山东大学任教两年之后, 又辞职

在青岛专职写作一年。在民族危亡的形势下, 老舍

于 1937 年 8 月 13 日再次来到济南, 应聘再度执

教齐鲁大学, 拟担任国文系的两门课。9 月 15 日

学校开学, 可是学生到校者还不到一半。鉴于当时

日益紧张的局势, 学校很快也无法再继续坚持上

课了。不久, 学生们逐渐离校, 教师也走了一半。偌

大的齐鲁大学校园, 只剩下了寥寥几户人家, 显得

更加空旷寂静。

其间, 老舍一方面给各家报刊写些短文, 宣传

抗战; 另一方面阅读各种传记及小说, 并摘录一些

名人佳句来鞭策自己。同时, 还以极大的爱国热

情, 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和济南市地下组织所发起

和领导的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对此, 不少老同志

在回忆文章中都有过记述。例如, 老舍的好友沈旭

先生在《高风亮节, 耿耿丹心》中曾经这样说:

　　1937 年“七七”事变后, 老舍先生又回到

济南齐鲁大学任教。我正好也到济南工作。我

们在中共济南地下市委的领导下, 筹备成立

“山东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第一次会议是在

大明湖附近的山东教育馆举行的。我们当时

还搞了签名活动。在签名簿上签名的, 除了有

共产党人齐燕铭、武衡、孙席珍外, 还有洪深

和老舍。我们曾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举行过

一次辩论会。老舍先生在这次会上发言, 表明

了他坚定的反帝爱国立场。他强调要团结, 并

且要真正的团结。只有团结一致, 才能共同抗

敌。γο

老舍的另一位好友方殷先生在《痛怀老舍》一

文中也写道:

　　“山东省文化界抗敌协会筹备会”第一次

开会时, 老舍是第一个到场的。他谦虚地坐在

会场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 在签到簿上签

的名字是蝇头大的小字, 字工整极了, 不像一

些“大人物”那样张牙舞爪地大笔一挥, 恨不

得把自己的大名占满一张纸。γπ

以上这些材料, 对于我们了解老舍当时在齐

鲁大学的活动足迹和思想状况自然是有着重要帮

助的。然而不足之处是, 它毕竟是当事人在若干年

之后所撰写的回忆文章, 而不是当时、当地报刊上

所留下的原始文字记载。

十几年来, 笔者曾为此奔波于全国的几十家

图书馆, 查找原始报道资料。

真是苍天不负苦心人!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笔者有幸查阅到了 1937 年 11 月 1 日济南《华北

新闻》所刊登的一则消息, 题为《文化界后援会昨

开成立大会》, 其中有关于老舍出席成立大会并致

开会词的报道, 云:

　　昨日下午 1 时, 山东省文化界抗敌后援

会假青年会小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出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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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人士百余人。首推选主席团。由舒舍予氏致

开会词。勉以鼓掌之后。不要算完。要真正工

作起来。词毕讨论会章及大会宣言⋯⋯3 时

许选出各部负责人, 即行散会。

尽管这则消息很短, 内容也欠详细具体, 但它

毕竟是报道抗战初期老舍在济南参加抗日救亡活

动的原始资料, 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937 年 11 月 15 日傍晚, 国民党军队炸毁了

济南泺口的黄河铁桥, 老舍终于下定了出走的决

心, 从此告别了齐鲁大学, 向当时抗战的中心——

武汉奔去了。

综上所述, 齐鲁大学在老舍的一生中占有极

其重要的地位。从个人生活上来说, 老舍是在齐鲁

大学成的家, 在齐鲁大学生儿育女, 在齐鲁大学度

过了他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光; 从创作成果

上来说, 齐鲁大学时期是老舍一生中创作的黄金

时代, 他在齐鲁大学期间创作出了一系列的作品;

从思想发展上来说, 老舍的爱国主义思想在齐鲁

大学期间比过去表现得更突出、更强烈, 他对中国

的国民性问题曾经作过深刻的探讨和批判。老舍

本人曾经多次在文章中谈到过济南对他的深刻影

响, 他说:

　　从民国十九年七月到二十三年秋初, 我

整整的在济南住过四载, 在那里, 我有了第一

个小孩, 即起名为“济”。在那里, 我交下不少

的朋友: 无论什么时候我从那里过, 总有人笑

脸的招呼我; 无论我到何处去, 那里总有人惦

念着我。在那里, 我写成了《大明湖》、《猫城

记》、《离婚》、《牛天赐传》, 和收在《赶集》里的

那十几个短篇。在那里, 我努力的创作, 快活

的休息⋯⋯四年虽短, 但是一气住下来, 于是

事与事的联系, 人与人的交往, 快乐与悲苦的

代换, 更显明地在这一生里自成一段落, 深深

的印画在心中; 时短情长, 济南就成了我的第

二故乡。γθ

如今, 老舍当年任教的齐鲁大学, 早已更名为

山东医科大学。老舍在齐鲁大学的故居, 有的已经

改建, 有的毁于火患。但是, 老舍在齐鲁大学任教

的这段历史, 将永远记载在山东医科大学的校史

之中。

注:

①上、下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拟出版。

②⑦βρ载 1930 年 10 月 10 日《齐大月刊》第 1

卷第 1 期。

③⑧张惠泉、傅为方等与笔者的谈话。

④许炳离与笔者的谈话。

⑤《齐大半月刊》, 1929 年 9 月 15 日至 12 月

30 日出版。

⑥《齐大季刊》, 1932 年 12 月至 1937 年 6 月

出版。

⑨βτ 载 1931 年 10 月 10 日《齐大月刊》第 2

卷第 1 期。

βκ《我怎样写短篇小说》, 载 1936 年 1 月 1 日

《宇宙风》第 8 期。

βλ载 1931 年 11 月 10 日《齐大月刊》第 2 卷

第 2 期。

βµ载 1931 年 12 月 10 日《齐大月刊》第 2 卷

第 3 期。

βν载 1932 年 3 月 10 日《齐大月刊》第 2 卷第

6 期。

βο载 1932 年 1 月 10 日《齐大月刊》第 2 卷第

4 期。

βπ载 1932 年 6 月《齐大月刊》第 2 卷第 8 期。

βθ载 1930 年 10 月 10 日至 1931 年 6 月 10 日

《齐大月刊》第 1 卷第 1、2、4、5、6、7、8 期。

βσ载 1931 年 2 月 10 日《齐大月刊》第 1 卷第

4 期。

χκ载 1931 年 12 月 10 日至 1932 年 3 月 10 日

《齐大月刊》第 2 卷第 3 至 6 期。

χλ《写与读》, 载 1945 年 7 月 5 日《文哨》第 1

卷第 2 期。

χµ《文学批评》前四章:《批评与批评者》(《文

学批评》第 1 章) , 载 1932 年 4 月、6 月《齐大月刊》

第 2 卷第 7、8 期;《文学与作家》(《文学批评》第 2

章) , 载 1932 年 12 月《齐大季刊》第 1 期;《文艺中

理智的价值》(《文学批评》第 3 章) , 载 1933 年 6

月《齐大季刊》第 2 期;《文学中道德的价值》(《文

学批评》第 4 章) , 载 1934 年 6 月《齐大月刊》第 4

期。

χν张维华与笔者的谈话。

χο《〈齐大季刊〉编辑委员会启事》, 载 1932 年

10 月 11 日《齐大旬刊》第 3 卷第 5 期。

χπ《我怎样写〈大明湖〉》, 载 1935 年 11 月 16

日《宇宙风》第 5 期。

χθ载 1932 年 8 月 1 日至 1933 年 4 月 1 日《现

代》杂志第 1 卷第 4 期至第 2 卷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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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ρ《我怎样写〈猫城记〉》, 载 1935 年 12 月 1

日《宇宙风》第 6 期。

χσ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3 年 8 月单行本初

版。

χτ郭镜秋: 美籍华人, 作家、翻译家。

δκ伊文·金:《骆驼祥子》、《离婚》的英文翻译

者。但他翻译的《离婚》严重地歪曲了原作的本意,

为此, 老舍在美国和他打了一场官司。

δλ载 1934 年 9 月 16 日至 1935 年 10 月 16 日

《论语》第 49 至 74 期。

δµγµ《我怎样写〈牛天赐传〉》, 载 1936 年 8 月

1 日《宇宙风》第 22 期。

δν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4 年 9 月 20 日初

版。

δο时代图书公司 1934 年 4 月初版。

δπ齐鲁大学文学院约于 1930～ 1934 年印行。

δθ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11 月至 199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δρ舒济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 年 5 月第 1

版。

δσ曾广灿、吴怀斌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82

年 8 月第 1 版。

δτ张桂兴辑注,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εκ载 1935 年 4 月 1 日至 15 日《国闻周报》第

12 卷第 12 至 14 期。

ελ载 1933 年 1 月 1 日《文艺月刊》第 3 卷第 7

期。

εµ载 1933 年 10 月 1 日《文艺月刊》第 4 卷第

4 期。

εν 载 1934 年 10 月 1 日《文学》第 3 卷第 4

号。

εο《更大一些的想象》(济南通信之一) , 载

1932 年 5 月 7 日《华年》第 1 卷第 4 期;《济南的药

集》(济南通信之二) , 载 1932 年 6 月 11 日《华年》

第 1 卷第 9 期;《非正式的公园》(济南通信之三) ,

载 1932 年 7 月 2 日《华年》第 1 卷第 12 期;《趵突

泉的欣赏》(济南通信之四) , 载 1932 年 8 月 6 日

《华年》第 1 卷第 17 期;《耍猴》(济南通信之五) ,

载 1932 年 10 月 29 日《华年》第 1 卷第 29 期;《国

庆与重阳的追记》(济南通信之六) , 载 1932 年 11

月 12 日《华年》第 1 卷第 31 期;《广智院》(济南通

信之七) , 载 1932 年 12 月 31 日《华年》第 1 卷第

38 期;《估衣》(济南通信之八) , 载 1933 年 1 月 14

日《华年》第 2 卷第 2 期;《路与车》(济南通信之

九) , 载 1933 年 4 月 8 日《华年》第 2 卷第 14 期。

επ《社会经济系鸣谢》, 载 1933 年 12 月 25 日

《齐大旬刊》第 4 卷第 12 期。

εθφσφτ 载《齐大年刊》(1931～ 1932) , 齐鲁大

学年刊社 1932 年 11 月印行。

ερ载 1933 年 12 月 25 日《齐大旬刊》第 4 卷

第 12 期。

εσ ετ 载 1930 年 11 月 10 日《齐大月刊》第 1

卷第 2 期。

φκ载 1930 年 11 月 10 日《齐大旬刊》第 1 卷

第 6 期。

φλ载 1930 年 12 月 20 日《齐大旬刊》第 1 卷

第 10 期。

φµ德县: 今山东省德州市。

φν载 1932 年 4 月 11 日《齐大旬刊》第 2 卷第

20 期。

φο 载 1932 年 6 月 1 日《齐大旬刊》第 2 卷第

25 期。

φπ载 1934 年 3 月 15 日《齐大旬刊》第 4 卷第

18 期。

φθ φρ载 1933 年 9 月 25 日《齐大旬刊》第 4 卷

第 3 期。

γκγλ载 1931 年 5 月《鲁铎》第 3 卷第 2 期。

γν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载 1945 年 7

月《青年知识》第 1 卷第 2 期。

γο载《老舍研究论文集》,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 1 版。

γπ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 年第 1 期。

γθ《吊济南》, 载 1938 年 1 月 4 日《大时代》第

3 号。

(责任编辑: 牟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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